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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词乐关系变化对“清空”范畴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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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至宋代诗乐关系大致经历了从“声依永”到“永依声”的变化。诗乐关系的变化衍生出不同文学样式，

推动着中国诗歌史、音乐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张炎提出的“清空”概念，是“永依声”这一范式下词论批评的典

型理论产物。这一概念的形成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南宋音乐的发展为“清空”范畴的生成奠定了基调；另

一方面，宋词评价风向的转变为词学范畴的产生作了铺垫。其中，实词与虚词的策略性运用、管乐器的音色特点

以及典故与意象构建的互文融合共同塑造了“清空”这一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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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诗经》始，诗乐二者就在历史语境下不断交流

互动，并因时代差异而衍生成不同的文学样式，从《诗

经》发展到汉乐府诗与清商乐，再由清商乐发展到唐声

诗，而后唐声诗又让位于唐宋词，文学样式的生成，共

同推动着中国诗歌史、音乐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文学样

式的流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

而审美趣味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一个时代审美风尚的

生成。“清空”是张炎在《词源》中提出的词学理论，

体现了南宋文人独特的审美理想，“词要清空”成为后

世词学家所追捧的创作理念和词学批评标准之一。

学界对“清空”审美范畴的研究多集中在历史现象

层面，主要关注“清空”这一审美范畴的理论界限及其

美学涵义。事实上，“清空”范畴的形成受到当时音乐

发展、文学风气转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唐代燕乐的传

入推动了传统“声依永”的诗乐关系模式逐渐转变为“永

依声”，为“清空”范畴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语境土壤。

此外，宋代管乐器的发展为“清空”范畴的生成奠定了

基调，宋词评价风向的转变也为词学范畴的产生作了铺

垫。在这种背景下，张炎撰写了词学史上的奠基之作—

—《词源》。它保留了音律知识，分析了词乐关系，并

提出“雅正”“清空”等词学审美范畴，促使宋词走向

规范化、清雅化的道路。

1“声”为“清空”范畴的生成奠定基调

张炎将词的美学特征定位为“清空”，则意味着词

所“倚”之“声”也具有“清空”的特点。因此，要想

探究音乐“清空”的审美特质是在何种情况下生成的，

须先对“倚声填词”之“声”加以说明。

《乐记》将“声”的产生归结于人心之所感：“感

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

音。”
[1]（2527）

音乐的产生离不开人情绪的波动，且音乐

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且不同时代的音乐它们的审美特

征不尽相同。唐中叶之前诗乐遵循“声依永”关系，音

乐与诗歌联系紧密，但与诗相比，乐处于劣势地位，乐

的制作须符合诗歌的平仄与诗所传递的思想感情，乐永

远为诗服务。此时的音乐整体呈现出“中和”的审美特

质，这与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关。

随着异域音乐的传入，音乐“中和”的审美特质发

生了明显改变，燕乐以及燕乐乐器的流行使得音乐逐渐

情感化。北宋弦乐器盛行，而到了南宋，管乐器备受时

人喜爱。蔡宽夫《诗话》云：“唐起乐皆以丝声，竹声

次之，乐家所谓‘细抹将来’者是也。故王建《宫词》

云：琵琶先抹绿腰头，小管丁宁侧调愁。近世以管色起

乐，而犹存细抹之语，盖沿袭弗悟尔。”
[2]（106）

其他文

献诸如沈括《梦溪笔谈》、徐养源《管色考》等亦有关

于管乐器在宋时被使用的记载，可见管乐器是宋时广为

流行的乐器，其对于“清空”范畴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

从乐器形制与声学特征考察，管乐器在宋代音乐清

雅化进程中具有天然的审美优势。宋人典籍所载民间流

行的管乐器，常见的有笛、笙、箫、竽、筚篥等，其发

声原理与构造特征共同指向清雅音色的生成。从乐器种

类与数量上看，与北宋相比，南宋管乐器种类、数量显

著增加，新增乐器包括官笛、横箫、竖箫、箫管、倍四、

银字中管、中管倍五等。以笛与笙为例，古代竹笛多由

音孔、膜孔和吹孔组成，通过空气振动产生声音，音色

圆润而悠长；笙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吹奏类乐器之一，由

笙簧、笙笛、笙斗三部分组成，音域广阔，高音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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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音婉转，低音厚重，能够形成高中低音域交织的立体

声场，这种“虚实相生”的声学特质正契合文人雅士追

求的“中和之美”。此外，不同材质、不同大小的管乐

器音色不同，所传递的情绪也不同，如木筚篥音色坚实，

竹篥音色低沉；大筚篥音色洪亮，小筚篥音色高亢。
[3]

（106）
管乐器自身独特的发声原理与音色特点，决定了它

的音色有很强的调和性，且能够扩大音乐表现力，这也

是管乐器能够与弦乐器、鼓乐器等其他乐器合奏的重要

原因之一。管乐器自身空灵婉转的音色特点能够渲染出

凄清的氛围，再搭配上能够营造清幽氛围的词，使得“清

空”意境油然而生。

从词乐关系的发展来看，音乐风格的确定影响到了

词的创作风格的定型。两宋民间音乐迅速发展，引起文

人对词乐关系的关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文人提出了

诸如“泛声”“和声”“缠声”“散声”等说法，本质

上是对管乐器装饰性演奏技法的理论总结。这类通过指

法控制形成的特殊声效，不仅催生出倚声填词的创作范

式，更直接塑造了词体特有的空灵句式和虚实相生的节

奏韵律。佩特在《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一书中

提出：“一切艺术都持续不断地渴望达到音乐状态。”
[4]（106）

音乐作为听觉艺术，词作为视觉艺术，二者有着

本质的不同。宋词因和声、缠声而兴起，是因为宋“声”

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宋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力，对宋“声”

的推崇使得宋代文学不自觉也向宋“声”靠拢，这也解

释了为何宋词会具有音乐的部分特质。而宋词创作通过

吸收管乐器的声韵特质，在视觉符号系统中实现了听觉

美学的转化。尤其当文人以“数声渔笛”等管乐意象构

建意境时，实质是在文学层面完成了对管乐声效的审美

转译，最终使得“清空”从音乐技法升华为文学范畴。

2 宋词评价风向的转变为词学范畴的产生作了

铺垫

如果说“声”的变化为“清空”审美范畴的出现奠

定了基调，那么词的出现和发展，直接促成了“清空”

范畴的形成及“清空”审美内涵的定格。

词刚刚产生与兴起时，其地位和价值是极被人轻视

的。陈世修以“娱宾遣兴”定位冯延巳词作的评语，恰

折射出早期文人对词体功能的认知局限。自晚唐五代迄

北宋中期，词被看作是“小厕读物”，文人多将其排除

在文学正统之外，这种创作与评价的悖离状态严重制约

了词学理论的发展。直至张先、柳永等革新派词人突破

传统藩篱，通过创作实践实现词体功能的扩容与审美境

界的拓展，特别是《时贤本事曲子词》作为首部系统性

词话专著的问世，标志着词学批评意识开始觉醒。随着

词体逐步获得与诗同构的抒情表意功能，其文体价值在

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倡导下实现根本性转折，为词

学范畴体系化建构不可或缺的准备。

南宋词学的理论自觉催生了词学范畴的系统化建

构。在“倚声填词”的具体实践层面，由于填词需要一

定的音乐天赋与经济支持，大部分文人对词的创作多是

有心无力。直到南宋，杨缵、张錙、张炎、周密、王沂

孙、沈义父、陆辅之等人开创了词话史上第一个理论创

作高峰，他们的词学理论在词坛上起到了肃正作词风气、

规范作词秩序的作用。张炎等词论家依托前期积累的批

评经验，在《词源》等著作中构建起完整的词学理论框

架。正是基于两宋文人对词体价值认知的历时性演进，

“清空”等核心范畴在理论自觉的语境中完成其审美内

涵的定型。

3“永依声”模式下南宋词的创作与“清空”

范畴的生成

《词源》论述“清空”之前，先对制曲、句法、字

面、虚字等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包括作词之前要先定曲、

命意，然后“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
[5]（13）

等等。张

炎认为“词之作必须合律......音律所当讲究，词章先

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

造极玄之域”
[6]（26）

。词合乐律、合音韵既是词作形式层

面的要求，又是使词的内容符合情感表达方面的要求。

整体上看，实词与虚词的策略性运用、管乐器的音色特

点以及典故与意象构建的互文融合共同塑造了“清空”

这一美学范畴。。

第一，实字平仄声韵的交错使用形塑了“清空”的

意境空间。平声韵中的清泠字系，如清、烟、空、寒等，

因其发音的悠远绵长，天然具备构筑空明意境的声学特

质。如姜夔《暗香》以“月”“雪”“笔”等清冷平声

字串联，营造出冰玉交辉的澄澈之境。而仄声实字，如

绝、咽、折、别等，虽具峭拔力度，但在“清空”词体

中往往被控制使用，正是为维系音韵的疏朗特质。这种

以平声字为主、仄声字为辅的的声韵布局，本质上是通

过实字音响的虚实调控，在听觉维度建构起符合“清空”

的意境结构。

第二，虚字的使用更有利于“清空”范畴生成。张

炎《词源》指斥“堆叠实字”
[7]（16）

的滞涩与“尽用虚字”
[8]（16）

的俚俗，他认为最完美的搭配乃是虚字、实字交替

使用，“用之得其所”
[9]（16）

。在古代诗词中，那些能够

表示主体意向、情事转折，或者表达语意连接的字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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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字，常见的虚字有任、正、看、怕、以、但、甚、

莫是、还又、那堪、更能消、最无端、却又是等。虚字

的作用正在于配合实字使用，使得整句话的意蕴更丰富，

情感表现更突出。关于实词，张炎并未直接陈述其用法，

而是概括提出“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

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

色语”
[10]（15）

。也就是说，词要读来顺畅，不得使用太

拗口的字词，且需字字有讲究，实际上是通过虚字的节

奏性穿插，在词的语意密度与情感强度间建立动态平衡，

使“清空”意境既保有具体可感的意象支撑，又具备烟

云舒卷的流动性。

第三，管乐器的声学特性重塑了“清空”词体的声

韵基因。南宋雅词伴奏乐器以管色为主，其清冷幽咽的

音质构成“清空”范畴的物质载体。《词源》强调小唱

须“声字清圆”，实乃要求词体声韵与管乐振频达成谐

振。“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
[11]（81）

，姜张二人

在创作中严格遵循这一准则，的词风清虚疏朗，平仄搭

配得当，音律谐美，符合“永依声”要求，配合乐曲能

够营造凄清幽冷的氛围，其词作通过精妙的平仄搭配与

音律设计，在管乐伴奏下营造出凄清幽冷的意境空间。

以《凄凉犯》为例，姜夔在“绿杨巷陌秋风起”等句式

中特意选用“陌、侧、瑟”等齿音字，这些舌尖摩擦音

的发音特性恰与筚篥的顿挫指法形成声学共振，使得

“边城离索”的意境在管乐颤音中幻化为苍烟落照的视

觉图景。

第四，典籍引用、意境营造也是“清空”形成的主

要影响因素。其一，用典无形能够促成“清空”范畴的

生成。张炎在《词源》中极为看重词的用事，认为用事

“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
[12]（20）

。他尤为夸赞姜词“犹

记深宫旧事”一句，认为姜夔写词“用事不为事所使”
[13]（20）

。这一句化用了寿阳公主的典故，“飞近蛾绿”

四字写尽梅花轻盈飘落的姿态，梅花飘落在公主额上，

化为“梅花妆”，此时的梅花不再是没有生命力的自然

物，而是变成美的标志，梅花特殊的价值与内涵在此刻

彰显。需要注意的是，“词要清空”并不意味着词就没

有“质实”之处，并且这种“清空”并没有规定词的内

容一定要和自然景物相关，相反，只有生动形象、令人

读来清新自然的词才会有“清空”之感。其二，悠远意

境的形成是“词要清空”的关键。《词源》杂论部分有

一段张炎对周邦彦词的评价：“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

于软媚中有气魄。”
[14]（32）

周邦彦的词选词清新，用事

流畅，若能加上如姜夔词那样高远的意趣，必定是“清

空”词的典范之作，这也正说明意境是“词要清空”的

重要影响因素。张炎评价姜夔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

迹”
[15]（16-17）

。“野云”，指为常见、无名且变化万端的

云，意味着姜夔用词贴切而不繁丽；“如野云孤飞，去

留无迹”则意味着姜夔词使人读来有“片叶不沾身”之

感，多体会到的是一种悠远、绵延的意境。田同之极力

赞扬张炎的“清空”说，他在《西圃词说》中写道：“清

空则灵，质实则滞，玉田所以扬白石而抑梦窗也。”
[16]

（1238）
一个“灵”字，既展现出对词所营造的意境之灵动、

灵气的追求，又展现出对词人创作选词用字之灵妙的要

求。

4 结语

无论是“雅正”还是“清空”，它们都是宋末元初

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文化背景下文人思想观念的产

物。南宋词人称赞具有“清空”特质的词，这符合南宋

以来很大一部分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审美心理。“清”这

一概念，有超尘绝俗的韵味。“空”并不意味着“无”，

它更多的是以“空灵”的意蕴呈现。“空”却不失质感，

不失灵气，虚与实相生相映。整体上看，“清空”范畴

传递出来的是一种优雅、自然而又灵动的感觉，它不仅

融合了道家审美理想，也融入了佛教超然出世、根尘绝

念的涅槃之感。而这种“清空”境界，是在南宋“永依

声”模式下，词伴随着燕乐的发展而衍生出的审美之境，

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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